
        
            
                
            
        

    
別州劊子手系列同人──女法警劉素梅







作者：不詳



《冰戀書櫃》



在別州市禁毒宣傳博物館裡，陳列著全國販毒被執行人的人體器官，其中一個幼小的人體標本格外引人注目。



別州有實施未成年人的死刑嗎，當然沒有。



記得那是2006年4月的一天，考試失利的我在家閒著沒事，便去看望在市中法工作的表姑。



表姑是市中院刑事一庭的庭長，35歲，她是一名很出色的女法官。



表姑今天沒有穿警服，只見她身穿一套淡黃色的女式西服短裙套裝，過膝的白色絲襪，腳穿一雙亮皮面白色尖頭高跟皮靴。



表姑留著短髮。



表姑看見我來了，便安慰我不要為考試失利灰心，爭取日後考好成績。



並對我說，現在社會亂極了，有很多青年因為誤入岐途而成了死囚。



她說，前一段時間她接手了一個販毒案子，販毒的是兩個才２０來歲的雲南女孩，因為陰道藏毒，被判了死刑，並說，今天就是槍決這對女毒犯的日子，她一會兒要去刑場對處決女死囚的過程進行監督。



我一聽，並央求她帶我一起去。



表姑禁不起我的央求，便點頭同意了。



表姑看了看牆上的掛鐘，時間是8點半。



於是她帶我走出了辦公樓，鑽進了停在門前的一輛黑色紅旗車。



一路上，表姑和我聊著，她勸我千萬要好好學習，別走上犯罪的道路。



刑場設在別州，全國的人體藏毒女犯會統一押往別州特別刑事技術研究所執行死刑。



我和表姑下了車走進了刑場的入口，刑場的四周是高牆，地面是水泥的。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幢灰色塔樓，我們走了進去，裡同擺著一台注射藥液的機器。



表姑說：「這是執行注射死刑的房間，由於別州的行刑法不便於補槍，所有女犯在刑前都有權選擇是否接受注射補刑。」



我問道：「今天那對女毒犯是不是會接受注射死呀？」



表姑看了看塔樓旁的紅色房子，歎息著搖了搖頭。



再往裡走，顯出一個寬闊的場地，四周站滿了執行警戒任務的武警，公安，法院，檢察院的工作人員，現場的氣氛十分嚴肅、緊張。



在場地中央跪著兩個年輕女人，她們都留著長髮，身上繫著綁繩，雙手被反縛在背後，腳脖子戴著鐵鐐。



其中一個女人，全身赤裸，腳穿白色旅遊鞋，另一個女人上身穿一件紅色毛衣，下身充分展示著她那用於藏毒的女性器官，腳穿黃色旅遊鞋。



表姑對我說：「這就是那兩個女犯人。」



兩個女犯人的間距約有3米遠，每個人背後站著兩個全副武裝的男警察。



一個留著短髮、身著警式上衣、黑色警裙、腳蹬一雙靴筒剛到小腿肚中間的黑色尖頭高跟皮靴的中年女警站在女犯身邊，中年女警的腰裡紮著一條黑色皮帶，皮帶右側掛著一個黑色槍套，裡央塞著一支黑色小手槍。



中年女警見表姑來了，急忙走過來說：「監斬官來了，您好。」



表姑笑笑說：「你好呀，劉隊長。」



表姑對這位女警說：「這是我的小侄女，她想來看看。」



接著表姑對我說：「這是市法警支隊的劉素梅隊長，快叫劉姨。」



我忙問好。



劉姨是個很健談的女人，長得挺丰韻的。



她對我問這問那，挺熱情的，劉姨給我的印象不錯。



行刑開始了，此時四名男警察已經走到刑場中央，只見劉姨走到那個穿紅色衣服的女犯前面，劉姨威嚴地說：「你把上身挺直了，把腿盡量分開些，越分開越好，頭抬起來。」



女犯人按照劉姨的命令挺直了上身，大腿向兩邊分開，頭也抬了起來，我看了看這個女犯人的臉，只見這個女犯人長得挺清秀的，緊閉著眼睛，滿臉的沮喪，樣子挺可憐的。



劉姨走到她背後從腰裡拔出了手槍，表姑緊接著宣讀「張婧熙，女，22歲；翟成林，女，24歲，兩人走私、運輸毒品６４０克和６３０克，罪行極其嚴重，現於2006年4月21日在別州依法執行死刑。」



就在準備開槍前的一瞬間，兩名男警察立刻把翟成林按倒在地。



當她的上體向前下方彎倒，已經光裸出來的臀部向後上方翹起的時候，劉姨一槍捅入她的兩片陰唇之間，然後又向上一滑，順勢滑入大陰唇後聯合後稍一用力，槍筒便整個插進了姑娘那悸顫著的藏毒器官內。



此時翟成林還沒有明白過來，只是感覺到了一種不明所以的羞澀，就在翟成林剛想要回頭時，槍響了。



很悶的兩聲，「啊！」女犯人慘叫了起來，跪著的身體撲通一聲栽倒在地，然後，眼睛一黑，上半身不由自主地突然往前一挺，最後只感覺自己兩個乳房砸在地上，自己順著一個漆黑的大洞往下掉、往下掉……



我彷彿覺得空氣在剎那間凝住了，我張大了嘴停在那兒，呆呆地。



表姑捅了我一下，我才回過神來。



我們走到了女犯人邊上，翟成林撅起雪白的大屁股倦縮在地上，微微顫動著屁眼。



她兩側的卵巢已經被制裁的子彈無情地舂爆了，子彈卻沒有順著陰道射入翟成林的子宮，而是嵌入了她的骨盆內壁。



紅色的血和白色的卵漿流了一地，女犯就好像在我面前熔化一樣，幾乎看不出原來的樣子。



我幾乎要嘔，強忍著沒有吐出來。



接下來，兩腿間噴著血的肉體戰慄痙攣著被拖拽進灰色塔樓旁的紅色房子。



根本沒有必要確認犯人死亡，法醫們已經在紅房子裡嚴陣以待，最後的正義制裁會在裡面等候著她。



翟成林哪裡知道，那些不接受注射補刑的女毒犯將會在這裡承受那一生中最難言的最後的痛苦和恥辱，活活被割去那最珍貴的、那女孩子專屬的東西！



成為別州市禁毒宣傳博物館裡的藏品！



現在各位已經知道為什麼全國的女毒犯會統一押往別州處決，也知道子彈沒有射入女犯子宮的原因了。



接下來，劉素梅又要處決另外一個女犯人了。



張婧熙藏毒只比翟成林多了10克，卻偏偏破了最高法院638克的量刑標準，被處以極刑。



欲知張婧熙的可恥下場，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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